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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别别扭扭回到学校， 郑向阳

提出一块儿到她娘那儿过元宵节，刘

怀说他已经跟几个同学约好了， 正月

十五下午到他家聚会。宁可信其有，不

可信其无，让他走吧。 等他回来，从他

兜里搜出两张往返鹤壁的火车票。 她

来个追根溯源， 问校方办公室、 学生

处、系主任，是谁让他去的，结果是谁

也没有派他去。

开学了， 饭做好了， 郑向阳看看

表，刘怀也该回来了，但左等不来右等

不来，她便去找他。 她把他叫回住室，

把饭菜端在小饭桌上， 把饭碗递给刘

怀。 刘怀勾着头，盯着饭锅在发愣。 她

说话了：“吃吧，啊！ 别端着我的碗，想

着别人的事。 ”

刘怀把碗往桌上一蹾， 急了：“你

说的啥话， 难道我的行动自由也被你

剥夺了，吃饭的方式也得经你允许？岂

有此理！ ”俩人的舌战又开始了，一直

战到十点半。 始终没换话题：陈晶长，

陈晶短。

有人敲门， 刘怀说：“闭住你的乌

鸦嘴吧，她来了不是？ 我去开门。 ”

“你不能去开。 人总有个先来后

到，今晚我是这屋的主人，她就不能进

来，除非你害了我！ ”郑向阳说。

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此时的

郑向阳脑子里只有一个陈晶， 她认为

俩人的吵嚷都让陈晶站在门口听见

了。心想，听见就听见，谁怕谁呀，开开

门看你能咋样。她拉开门一看，是隔壁

的王老师。人家请他们小声点儿，孩子

明天还要上学。

刘怀走到床边脱下鞋和衣服躺

下，拿起一本杂志说：“真烦人，谁像你

一样，我都不能动动，都不能跟异性说

句话，下辈子再也不娶城市女人！ ”

郑向阳又来精神了， 像雄鸡斗架

一样，叉着腰，伸长脖子：“城市女人咋

啦？不知道体贴男人了？城市女人会说

瞎话了？城市女人不像她那么贱，那么

会浪……”

“你小点声中不中？ 我不懂爱情，

我穷， 我不会当你的应声虫！ 我不会

让你拴在裤腰带上！ 明给你说， 想死

你， 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打光棍， 心

里也清闲！” 说着翻开了杂志， 任凭

她说去， 这只耳朵进， 那只耳朵出，

全当没听着。

郑向阳听到这话， 如五雷轰顶。

她更怕刘怀说的是实事， 如果到那

天， 自己咋办？ 咋跟爹娘交代？ 咋在

人前抬头？ 想到这儿， 她呜呜地哭起

来。 哭了一阵， 看看刘怀把杂志盖在

脸上打起鼾声。 跟这种人生活有啥意

思， 这才刚从穷学生堆中爬出来就花

心， 将来有了本事当个大教授、 大干

部， 才不把你当人看呢！ 在这儿有啥

意义？ 走， 不活了。 她拿起稿纸写了

几句话， 穿好衣服， 开门走了。

刘怀一觉醒来， 睁眼一看， 郑向

阳不在了， 桌子上放一张留言条。 他

拿起一看， 眼都直了， 汗从额头上冒

出来： 她去自尽了！ 他骑上自行车找

去了， 来到门口， 门卫说一个女人出

去有一个小时了。 “她往哪儿走了？”

刘怀推着自行车站在学校门口自言自

语地说。 他先到门市上去找， 门锁得

好好的。 他又骑车到郑向阳的家门

口， 屋里没有灯光 ， 一点动静都没

有。 他伸手准备去拍门， 又停下来，

万一她没有来咋说呢？ 站在门口， 他

打了个寒战， 看看夜空， 辰星移到了

西南方， 树上传来打更鸟的鸣啼声。

他寻声望去， 高高的树枝上一个喜鹊

窝正在头顶， 便触景生情， 组建一个

家庭， 好比小鸟筑巢。 若要筑起一个

经历狂风暴雨却安然无恙的小巢， 需

要它们精心选好位置后， 今天叼一根

树枝， 明天衔一根羽毛， 不辞辛苦，

日积月累。 它们要在这温馨的小巢中

繁衍后代。 如有一天， 它的小巢受到

威胁， 它们会不遗余力冲上去， 这是

它们的本能。

意念中他总感到她还在住室， 还

在门市上盘她货架上的衣服， 身不由

己地又掏出那张留言条， 他想借灯光

再看一眼她临别时的话语。 深夜的街

上没有行人走动， 没有车辆来往， 只

有火车站灯火辉煌。 他眼前一亮， 对

了， 前天她说去找俺爹娘， 是不是坐

夜车回老家了？ 他跨上自行车飞也似

地骑向火车站。

车站广场上，没有郑向阳的身影，

候车室里也没有她，她去哪儿了？不会

去卧轨吧？不，她曾经说过，百年以后，

不献尸、 不火化， 要保持一个完整的

她，回到永远属于她的那个山间墓坑。

刘怀一屁股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往

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认识她的第一年春节前放寒假回

家时，下着雪，广播里喊着旅客做好检

票准备的通知，她来了，成了个雪人，

怀里抱着一双大皮鞋， 上气不接下气

地说：“穿上吧，家里比这儿还冷。我托

人从军分区供给站买的战地靴， 肯定

暖和。 ”真的，不要说皮鞋里全是长毛，

就凭她那颗火热的心也能让自己战胜

一切严寒。

中秋节到了，她来到学校说：“走，

咱到外边转转吧。”到街上她说，“每逢

佳节倍思亲，今天是中秋节，咱到饭馆

坐坐。 ”她的话是那么顺耳，那么中听。

到了饭馆，她要了几个可口实惠的菜，

又要了一斤月饼。从饭馆出来，她把自

己送到学校。在学校广场上的长椅前，

他说：“咱坐坐吧？”她说：“咱到那边的

花园里坐吧。”在花园里二人一直谈到

深夜，有说不尽的心里话，真是相见恨

晚呀！她一次次站起身来要走，都被自

己的“再坐一会儿吧”拦住，又坐下来。

露水打湿了她的头发，她说：“我走吧，

人家该笑话我了，一个大闺女家！俺爹

娘不说我没材料？ ” 她这次真的要走

了，自己去拉她的手，她把手缩进衣兜

里，掏出一个盒子，拿出一块高级手表

说：“来，我给你戴上。”自己抱住了她，

她全身都在颤抖，她的脸是烧的，她悄

悄地说，“我想有个家，有个娃娃！ ”她

对自己是真诚的， 她把一切都献给了

自己。后来自己才意识到，这花园的意

境是花好月圆。

爱情的时钟周而复始， 永不停

息。 她很聪明， 许多事情比自己看得

还要深， 还要透。 社会上不是流行一

句时髦话： 找个爱自己的女人当老

婆， 找个自己爱的女人当情人。 和陈

晶比， 郑向阳相貌一般， 高嗓门， 直

性子， 胸怀坦荡， 刀山敢上， 火海敢

跳。 她敢恨、 敢爱， 恨起来， 掂刀杀

了你也不解恨， 挖出心肝能生吃； 爱

起来， 她是那么炙热、 陶醉、 忘我。

与她确定关系以来， 冬置棉衣， 夏买

单衣， 知热知冷， 体贴入微， 有这样

的女人当伴侣， 也就足矣。 陈晶的影

子总是抹不去， 她那千娇百媚的仪态

使人醉生梦死。 她的一举一动， 一个

眼神都让自己难忘， 说话不紧不慢，

抑扬顿挫， 谈吐风雅， 犹如一块洁白

无瑕的璞玉 。 若把它放在玉器宫殿

中， 她会成为千古绝唱的珍宝； 她若

生在汉代能与王昭君一比高低， 若把

她送往唐宫， 她不比杨贵妃逊色。 漂

亮的美貌， 甜润的歌喉， 怎不使人动

心？ 上帝把她推到自己面前 ， 是恩

赐？ 是惩罚？ 是恩赐吧， 自己对她那

么好， 摸摸她的屁股， 就跟捅马蜂窝

一样。 将心比心， 不该这样对待郑向

阳， 他流出了后悔的眼泪。

刘怀又骑车来到湖边。 静静的湖

水， 一轮明月倒映在水中， 那时， 他

俩曾经在这儿欣赏和今天一样的明

月。 不过那时的月光是温暖的， 是温

柔的， 是温馨的， 是温情的， 他们坐

在石台上， 看着水中的月亮， 自己突

然说：“向阳， 如果有一天， 我人生走

到了末路 ， 我跳进湖里， 你会喊人

吗？” 她说：“你想得美，你走了，把悲

痛都留给我？我喊，人来了，我咋跳？你

就是到阎王地府，我也跟你做个伴！ ”

今天， 她不会一个人跳进湖里先走了

吧？“向阳———，你在哪里？ ”刘怀对着

挂在天际的月亮发出呼喊， 月亮还是

那个月亮，可真的就物是人非了？泪水

迷住了他的双眼。

有句话说得好， 当一样东西在你

身边时，你可能意识不到它的珍贵，但

是当你失去它的时候， 才知道它对你

有多么重要。刘怀一脸沮丧，拖着疲倦

的身子走进学校，开门进住室一看，郑

向阳躺在床上睡得呼呼的。 他哭笑不

得， 站在床前看见郑向阳鸭蛋形的脸

上满是泪痕，鼻子还微微地抽动几下，

不时现出痛苦的表情。 此时的她还在

痛苦之中， 多可怜， 一日夫妻百日恩

呀，他鼻子一酸，一行泪水流了出来。

在心里对郑向阳说，睡吧，这一夜也不

知咋度过的。 （32）

卡扎菲访苏轶事：

看不到三颗星星就不出去办事

最近动荡的利

比亚时局，让人们对

“中东政坛不倒翁”

———卡扎菲的命运

格外关注。从某种角

度看，像卡扎菲这样

富有个性的领导人

要是从国际舞台上

消失，会让不少人感

到无趣。 俄罗斯《环

球回声》周刊曾刊文

讲述了苏联结交这

位领导人时的一些

轶事。

◆

卡扎菲专机“突袭”苏联领空

1978 年春天的一个深夜， 苏联国土防空

军的雷达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庞大的黑影，几

经联系，目标毫无反应。于是，两架歼击机紧急

起飞拦截， 飞行员得到命令：“坚决消灭入侵

者！ ”好在执行任务的科列斯尼科夫大校是个

谨慎的人，他坚持抵近“入侵者”，并确认是一

架利比亚客机。

苏联军方希望确认外交部是否安排了利

比亚高级官员的访问。 于是，熟睡中的库兹涅

佐夫被电话铃声吵醒了。 经询问，苏联外交部

才知道机上乘坐的正是卡扎菲，他要去莫斯科

紧急会见勃列日涅夫。

◆

苏联外交官被“涮”两小时

飞机降落了。 舱门打开后，一名官员大喊

“卡扎菲主席到了”，接着又问“勃列日涅夫兄

弟”来了没有。苏联翻译上前告诉他，在机场等

候的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受勃列

日涅夫委托前来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并迎接卡

扎菲主席去国宾馆，苏联领导人要到明天才能

会见客人。

随后，那名官员退了回去，接着舱门“砰”

的一声关上。 后面两个小时里，苏联外交官们

被夜风吹得瑟瑟发抖， 机舱里却没有任何动

静，只有几名利比亚驻苏使节忙不迭地把成箱

的博尔诺米矿泉水装上飞机。这种产自斯大林

老家的矿泉水据说能治疗多种慢性病，很受阿

拉伯领导人追捧。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

飞机突然启动引擎离去，留下库兹涅佐夫等人

面面相觑。

◆

看穆斯林的葬礼

没过两年，卡扎菲又来莫斯科了。 在日程

安排中，有一项是去参观莫斯科郊外的库宾卡

军事基地。

早晨，苏联外交部北非司司长什维多夫按

约定时间走进列宁山国宾馆：“卡扎菲同志，汽

车在外面等着呢，我们去库宾卡吧。”卡扎菲走

到门廊， 抬头看了看天空说：“按我们的习惯，

如果天上看不到三颗星星的话是不能出去办

事的。”什维多夫平静地说：“那就随您便吧，卡

扎菲同志。 您对日程安排还有什么要求吗？ ”

卡扎菲想了想突然说：“我想看莫斯科的

穆斯林葬礼。 ”什维多夫吃了一惊：“卡扎菲同

志，您真以为我们能在几个小时里为您安排一

场宗教葬礼吗？ ”卡扎菲问：“莫斯科有多少穆

斯林？”什维多夫说：“大概 30 万人吧。”“哦，这

就是说莫斯科大约每两天死一个穆斯林。我先

回宾馆，等举行穆斯林葬礼的时候再出来。 ”

什维多夫当即走进国宾馆里的外事接待

办公室，向那里的克格勃人员求助。半小时后，

克格勃告诉他，一个靴靼清洁工的亲戚来莫斯

科做客时死了。什维多夫大喜过望：“安排最高

级别的葬礼，费用从部长会议储备基金里出。”

几小时后，一场穆斯林葬礼开始了。 就在

葬礼即将结束时，卡扎菲突然高喊：“仪式没有

按规矩进行！”什维多夫很茫然，但主持葬礼的

伊玛目聪明地解围， 他请卡扎菲主持仪式，卡

扎菲顿时眉开眼笑。 随后，卡扎菲又提出去慰

问死者家属，随行的克格勃坚决反对，什维多

夫灵机一动，称靴靼人自尊心很强，按照他们

的习惯，外人出席丧宴是对他们的侮辱。 卡扎

菲这才说：“我尊重他们的习惯， 汽车在哪儿？

我们去库宾卡。 ” （据《环球时报》）

核心提示

卡扎菲


